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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人 小 史

‘阵铁椒

    晨光熹微中，汽笛声呜呜。一中年妇，从黑甜深处闻

之，撅然坐起，揉搓其睡眸，向黝暗之玻璃窗睦目凝视。玻

璃尘封蛛网，不能辨天光云影，中一块已破碎，代以纸。纸

复旧敝，晓风拂拂穿隙入，着襟袖云鬓间，始瞿然若苏醒。

急振衣起立，踌橱四顾。室殊逼窄，一卧榻已占面积四之

三，榻间卧男子一，小儿二，鼻息豹豹眠正酣。右隔一板

桌，桌间物至伙，仓具炊具皆在焉，徐不能悉举名。妇则趋

室隅，然火浙米治早餐。已而摇榻间男子，促之使起，日:

“饭已熟矣。”时天才黎明，男子披衣起，暗曰: “殆已后

时。”遂着展下床，匆匆觅盟器。嘻!是两人者，殆犹有鸡

鸣戒旦之风哉。

    男子韩姓，故陕产，为上海南市某厂工人，以茹苦也，

自号粟人。有子女各一，子九龄，无力读书，惟知嬉戏，女

尚在被裸中。粟人膳次，问妇曰.“吾家尚有米否?”妇揪然

日:“可半升耳。”粟人默然。徐曰:“今且奈何，脱足午餐

者，今日已星期六，有工资可领。”妇摇首曰:“吾特虑夫索

偿者来，无以应付耳。灶下有铜壶一事，可暂付质库。此外

更何有者。”言次，眉宇间凄然无欢。男子强作慰词曰:“债

主来，吾当设法应付，度彼等亦未便逼人太甚。”妇黯然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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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昨日某某等三人来势汹汹，谓明日星期六，厂中给工资，

汝家负款若不悉偿还，后此决不以一文相贷。在彼作此语，

亦未过当。然后此若无处通缓急，谓当奈何?”男子方欲答，

而汽笛声复作，急投著起，狂奔出门去。

    厂中第二次鸣笛，为晨六时，笛鸣十五分而止。工匠之

至，须于此十五分中。若汽笛声止，门则随扁，后至者不复

得入，而半日工资扣除矣。门内有所谓工牌处者，牌长三寸

许，书工匠姓名，次第悬壁间，一人司之。到者取牌去，司

牌人乃记其未到者。工作既毕，仍悬牌故处。粟人入须臾，

汽笛声止，门扁矣。有皇息奔趋，距门才数武，而竟不得入

者。时则引擎声、机轮声、金铁击触声，同时并作，工人耶

许声和之，对面互语，不能闻也。

    工头胡某，每于盛夏购最劣茶叶数斤，交其信任之艺

徒。院中置巨缸四，贮茶满中，任人取饮，所以邀冥福，且

市惠也。厂中工匠听胡某之指挥者，可千数百人，皆畏惮胡

而媚事之。值节日，争出其辛苦工作之资，购食物，私致其

家，虽举债所不恤，则以胡能媚事洋工程师，作威福也。又

必私致之，不敢令人知。又必能久贮之物，如枣、栗、胡

桃、荔枝之类，否则胡不受也。于是胡家老幼，终岁甘旨之

需，乃不假外求。而大来小往，数斤劣茶叶之外，不肯再破

怪囊。然而工人之工面谈者，已颂盛德不置。

    胡某年事五十许，肥循如系，高准四英尺。盖胡尝循墙

行，墙有钉，高如其顶，工匠量而得之者。鬓毛崩髻作斑白

色，才数十茎。顶秃，无冬夏，常戴一软毡帽，油污满附，

仿佛有光。唇紫色，齿黑色，疏笋之屑，粘附齿距，则白

色。与之语，浊臭逼人。指魔工匠，呼尔跳尔，对洋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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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，柔色怡声，乃至妩媚。体臃肿，不良于行。有达官贵人

来厂参观，胡则趋跄喘汗，以目听，以肩笑，又至灵敏也。

    距日午半时许，匠人多整理器具，辍工闲话，有吸烟

者。忽一人作隐语，众则惊顾，遥见彼秃头侏儒，躇姗而

来。金伪为忙碌以掩着，匠目乃弗责其惰。已而群至水管处

烷灌。工匠之手类油污，必以臭肥皂和沙土擦之，然此为匠

目若洋工程师所不许，以故不敢从容为之，意态张皇，如眼

鼠之离巢穴者。

    忽而汽笛大鸣，午膳放工矣。厂门阔两丈许，工人千

徐，潮涌而出，乃不能容。盖此次放工，为时仅四十五分，

工人类健饭，既食多需时，益以途次往返，实无分秒徐暑，

故争先恐后也。有顽童效汽笛声，呜呜而呼，为匠目所见，

怒之以目。童几丧魄，遂垂首鼠窜出。粟人至家，膳已具，

张口大嚼，伸颈吞咽。妇坐案旁，徐曰:“似此终年负债，

总非了局。”粟人摇首曰:“苦力糊口，不过如此。但君何不

幸为工人妇。吾腼然须眉男子，殊愧对也。”言已，置著辍

食，太息泣下。妇慰之日:“此胡为者!脱君优愤成疾者，

则吾家毁矣。虑细弱累人，弃如敝展，因糟糠不厌，涕泣下

堂，是固所在都有，然惟爱力薄者如是耳。君视我岂不能甘

淡泊、耐贫苦者。君待我又不薄，人海中如此夫妻，差可自

慰，悲泣胡为}�菜人闻言，为之雪涕。已而叹曰:“君言自

佳，吾宁暇自悲，为君设身处地，实难堪耳。昨日李七因加

油总轮，偶一失手，为皮带夹而飞转，头着壁上，颅骨粉

碎。工头悍然谓是自己不慎，更不稍怜悯。幸总理仁慈，恤

二十金。渠妻来收尸，两幼儿都在极裸中，凄惨之状，行人

酸鼻。因忆前年于总理时，李二因破睡轧毙，竟未得一文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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恤。脱今总理竟置不问，事属援例，谁得而非之者。此次武

昌事起，从军战死者，得数百金恤费。官厂工人同为国家效

力，独无定例。万一不幸人亡，家亦随之，此不可为寒心

耶!”语至末一字，声酸涩，不能自续。妇曰:“是诚可怜。

虽然吾济但勤慎将事，明年或竟邀加薪特典，未来事谁又能

逆料者?”粟人默然，徐曰:“未必。加薪由势力，或以运

动，吾异乡人，又惹，谁肯嘘拂者。且既为工人，便终身与

贫团结不解缘。三十四十已如此，便到百年也可知。”语未

竟，汽笛复鸣，乃惊顾而起，匆匆自去，出门时不禁涕泅涝

沱也。

    粟人妻故旧家裔，慧美知书，幼即订婚。嗣粟人父以破

产忧愤死，母亦继没。孤露徐生，不能自振。女父某甲，阴

有悔意。时甲方经理钱肆，肆主人粟人同族也，以故隐忍不

敢言。既而镖梅追吉，草草嫁娶。甲夫妇以婿贫故，并僧其

女，偶归宁，辄以白眼向之。粟人固具傲骨，遂绝迹不至岳

家。磋跄年徐，益不能支。环顾无可恋恋，因货其居宅，掣

妻子弃桑梓焉。辗转至汉皋，附商轮东下。以戚某宦金陵，

思往投之。时方废科举，尚科学。粟人虽曾读四子书若八

股，都无所用。此次中于客气，贸然携家远行，大类盲人瞎

马，局W殊甚。所坐为三等舱，旅客皆席地卧，行李什物，

纵横狼藉，堆置无隙地。幸妇以初次旅行，颇能以风景自

J冶，不事愁苦。粟人惟终日枯坐，视他人之喧笑纷咖，以为

是豪情胜慨，人生惟得意时有之也。

    舱中客多小负贩若工人，间亦有状貌稍娴雅者。粟人邻

座有一人，行李颇整洁，衣灰色短衣，胸前衣纽累累，悬一

银质表链，绝巨，年事可三十许。私意是殆水手，否则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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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其人亦向粟人熟视，似欲有言者，因与攀谈，互询邦

族。其人自言赣产，李姓，名有发，机器厂中工匠，自鄂往

宁，应江南造币厂之招也。粟人自言亦往南京。其人喜曰:

“如此大佳，吾正虑独行无伴，行动不能自由。君殆非老于

行者，此船中积贼最多，探囊肤筐，为术至工，防不胜防

也。”因复询粟人家世，知为读书人，益倾倒。其人谈吐，

朴质无文，而诚实有条理，心好之，因得稍遣寂寞。第二

日，舟次九江，李约韩登岸，因船有四小时停泊，相与饮于

酒肆，剧谈甚欢。饮竟，粟人殷勤付资，李亦不辞，道谢而

已。

    抵宁后，与李同寓下关某旅馆中。凡未谙事，颇得其指

导。明日，李自去。时粟人囊中有百徐金，变产所得也。辗

转探询戚某踪迹，竟不可得。或言在上海，亦终不得确耗。

茬蕙十徐日，囊中金耗十之二矣，大惧。念客中无可商进止

者，惟李尚诚朴，虽萍水交，或不至被卖，姑妄探之。至造

币厂，阁人拒之，间李有发，无有知者，快快而返。从此株

守旅馆中，不知所可。月徐，徐资已耗去过半，益惶急。闻

人言，上海为黄金世界，苟非暗哑废疾，即不至饿死。妇女

尤易谋生，A丝织布，日得银币二三角，比比是也。夫妇闻
此，相顾动色。私念穷无复之，不如姑至上海，因得戚某确

耗亦未可知。因以己意商之妇，妇欣然从之，即日首途。自

此粟人乃渐入苦海矣。上海者，不可思议之怪物也。彼都人

士，狐裘皇皇，望之，几无一非神仙中人。然贫人流离琐尾

而至此者，虽有伍大夫之箫，不许吹也。鄙谚有言:“璧脚

拉东洋车。”途径不识，禁令未谙，即徜徉康衙，犹来警察

之干涉，诅知拉东洋车亦非具资格不办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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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清光绪之季，厉行新政。当时财政史中，有一绝大计

划，鼓铸银元是也。各省督抚无不以此为救穷妙策。而一时

机器工匠，亦求过于供。江宁造币厂中，已有机二十具，日

出银币万六千枚，意犹未足。而上海江南船坞，则以经费支

细，缩小范围，当路议拨船坞废机，供造币之用。因委员率

匠，赴沪拆卸运归，选熟悉机器工匠数人从行，李有发其一

也。既至沪，委员脚靴手版，镇日仆仆。李居逆旅中，无所

事事，乃与其侣遨游于诸繁盛处。偶至苏州河附近，忽途人

哗言有投河自溺者，为警察瞥见，已拯出矣。遥见河干有众

虞集，围如堵墙，因亦趣视之。其人为二十徐男子，鹑衣鸽

面，望而知为贫不聊生者。操陕音，自言韩粟人。李大惊，

趣就之曰: “别来数月，乃至此乎，尚识同舟之李有发否

耶?”韩为之愕然。已而执手涕泣，悲梗乃不能言。警察间:

“汝为渠何人?”李诡言戚属，今值我不虞其复觅死也。众乃

稍稍引去，李遂挚之以归。时粟人妻，居某客店，负膳宿资

十徐绪。李悉为代偿之，且曰:“凡人必有业。为君计，不

如投身工界，尚是自食其力，不假求人。”李愿之。某厂工

头胡某，曾受李推解者也，乃以粟人属之，备言其故。胡亦

慕义疆仁，稗破格为铁工学徒，而优其佣值。至吾书开幕

时，韩在厂中已十年矣。或问李，韩某与君萍水交，胡厚之

如此。李曰:“吾非好行其德，但曾衔杯酒殷勤为欢，奈何

坐视其死?”呜呼，可以风矣!

    粟人既午膳出门，悲感无端，泪被其面。邻近皆工人，

有同病痛哭，常事见者，不以为怪也。夕阳衔山，钟鸣五

下，厂中放工矣。匠目嘱各匠明日一律工作。欧洲苦力，尝

以星期日不得休息，同盟罢工。吾国工人，则甚愿星期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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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命令，可多得一日工资也。已而群趋支应处。支钱之

法，由一小窗传出，给者高呼号数，工匠即持某号工牌健

进。方至十徐号，百徐号者已越次拥入。遂至重足骄肩，挤

如束湿，有呼悬骂誉者，则某甲误践某乙足趾，好事者m喧

附和之，纷扰乃不可名状。

    粟人既归，计是日所得，为一星期工资，银币四枚也。

以其半市米盐，略足支七日，其徐悉以偿债主。忽同室王耀

妇悲泣失声，间何为，则渠家男子春间病几死，贷资于工
头，今病愈，复入厂操作，今日竟无所得，佣值已被扣除抵

债。且所负甚巨，须十八周始得毕偿，是以哭耳。粟人妇叹

曰:“吾方虑秋风渐凉，寒衣未赎，今乃知犹在幸福中也。”

    翌日，赴厂工作，适杨树浦有某船，汽门损坏。胡某命

粟人往修理，予以车资四角，限七时半往，十一时半返厂。

定例，工匠出差，给车资一元，今偿四角，是胡中饱过半

也。且汽门坏，最难修，又途远，限四小时，默念彼遇我抑

何酷虐?然敢怒不敢言。急以需用器械，置铁桶中，负之背

上，匆匆趋出。途中值电车，径入三等座，置桶座前。粟人

衣油污，两手及面部皆黎黑，桶中满置刀锤铁片，错刀横出

尺许。电车章程，不准携负担重物，致为他座客障碍。粟人

不知也。方俯首深思，忧心悄悄。不图巨灵之掌，飞着颊

际，者然一声，众皆哗笑。急审视，则卖票人怒目叱咤曰:

“去去!”粟人大怒，骂曰:“汝洋狗，捧得外人饭碗，便鱼

肉同胞!”卖票人不语，仅举其器械之桶，掷之车外。粟人

大窘，不暇争执，急下车拾取，颠撅败颗，电车则风驰电掣

以去。粟人且哭且置，俯首拾刀锤，头额间血洋浑，不暇顾

也。已而四顾怅惘，不得已雇人力车以行。道旁观者皆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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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修船既毕，仍雇人力车驰归，幸未逾限。既复命，向工

头乞得橡皮药膏少许，就楼梯边窗间玻璃之可鉴者，掩额际

伤口。适洋工程师自后至，见其辍工，墩之以足。革履着臀

肉，有声真然。愕顾，见是外国人，大惊，忍痛以手作势，

且示以额，洋人喃喃自去。午膳返家，告其妻以今晨种种。

妻为之洗涤患处，以帕裹之，劝下午弗复工作。粟人不可。

    努力为善，不必免祸。丛恶府怨，或且获福。人世所谓

恶运命，恒于粪懦良善者，显其作用，至可慨也。粟人处艰

难困苦之境，动辄得咎，颓丧已甚。是日所操工作，为已造

成之小轮船，而集合其机件。此小轮固刻期须入水者。恶运

之神以菜人之失魂落魄也，乃乘其衰气而玩弄之。无意中脱

落一轮叶，惶骇不知Tyr措，方欲掩饰，工头已踵至，顿大怒

警，拳足交下，痛极而晕。比苏醒时，则工程师目灼灼向己

注视。胡某则指手画脚，以助其不规则英语而达意。洋人有

怒色，旋即作三数语。工头顾粟人大叱曰:“洋人命尔去，

当即离此。”萦人知无幸，念被殴非所应得，悲愤填膺，凄

然指胡日 “汝亦工人，何苦假洋人势力，自残同类，吾既

被殴，又被逐，是一罪两罚也。吾且诉之警署!”胡若勿闻

者。粟人归，妇见状大惊。询得故，痛哭，大骂胡某无良。

邻人亦不平，咸怂恿其妻控之警署，否则其威且日炽。妇则

号泣赴警署，观者塞途。至则为守卫警察所阻，不得入，问

故，妇哭诉，警察摇首微笑曰:“若男子自不慎，于人何尤。

且此为厂中事，非警局能过问也。”妇欲强入，警察握其臂，

牵之出，且以裹语挪榆之。观者或笑，或默然。妇愤无可

泄，号哭而归，复多方求乞，为其夫调治，月徐始痊。典质

净尽，贫如洗矣。乃寄其子女于相识者之家，而至英租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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佣。粟人则卖报纸自活。余尝识之，安分知足，良善人也。

尝为余言:“癸丑七月制造局之役，事起仓碎，南市工人多

中流弹死者，吾夫妇以居英租界，竟免于难，亦可谓塞翁失

马矣，”

[简 评〕

    悍铁椒 (1878-1935)，名树妞，别署焦木、冷风，江

苏武进人。著有 (聊斋志异演义)。

    (工人小史》写的是上海南市某厂工人韩粱人两天的生

活，但这两天却凝聚了他的一生。韩梁人本是读书人，十年

前流落到上海成为普通工人，从此开钻了日复一日的困苦生

活，每天为衣食担忧，为债务忧虑，还要忍受侮辱与欺压。

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最终也不能保持，因为脱落一片轮叶，

韩粟人被工头打昏，被洋人解职，最后到英租界靠卖报纸为

生。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倒叙的的手法追叙韩粱人从前的生活

及到上海后的经历，选取看似平常又极具典型意义的两天来

表现十年如一日的苦难。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全景式的工人

忍辱劳动的场面。韩粟人的悲剧，就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工人

的悲剧。



穷 愁

叶圣陶

    阿松有衰母，啧且警。赁王家矮屋，未偿租值者三月

矣。每来索通，辄哀颜谢。王家人殊弗顾，谓:“更一月延

者，我且驱尔出舍，然后与尔计所负。”阿松惶恐。俄思一

月期犹遥，阿母飨餐则旦暮间事，必弗能缺，吾且舍远谋迩

耳。遂启其瓮，瓮裂纹如蛛网，探手其中，出青蚊三百，其

生计之母财也。持赴饼肆，易饼盈盘，以昧旦伫于乡立小学

校之侧。小学生爱学校逾于其家，朝食以赴，或嫌不耐，则

挟资而食于校，见阿松饼，群喜其甘美，皆乐咦之。故学生

之求钱于父母也，恒日吾将市阿松饼。迫铃声既鸣，学生始

课，则阿松之盘已空，累累之饼还化青跌，惟数之为四百，

益子金矣。以兹所赢，量米衡薪，然后赎母子一日之弗饥。

儿童诚可爱，一味天真，恶尘无染，一饼之微，而寓慈善之

意焉。小学校星期有假，学生弗集，阿松则携盘而入市，顾

所赢殊菲，不逮赴校之日。而食欲固弗可过抑也。乃少少损

其母金，于六日中勉事搏节，更补足之。为此生涯，亦已周

岁矣。

    先是，阿松服职于丝厂，为境微裕于今。无如工厂之

制，昌于西土，殆如逾淮之桔，迁地弗良。丝厂旋歇业，阿

松遂失所依恃，穷愁暖叹，累三四月，始传囊之丝厂，有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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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人继起承办。一缕希冀直透心窝，如久病之饮灵药，海夜

之靓明灯也。急投厂中，效毛先生自荐。念厂中工作皆所素

习，具辞以告，必见甄录也。然厂中人竟以工满辞。一掬精

诚，遂堕万丈之渊，不克自振。后闻今之任工者，非巨绅所

绍介，即富室所致意。盖失业之辈既众，即求职之途益艰，

欲祛其艰，遂不得不乞灵于有力。阿松所识不出里巷鄙夫，

豪富阶除，平生所未履，宁复有为之解艰难而登枉席者耶?

阿松思吾母老矣，且残废，即富贵中人当此，将亦自悲衰

颓，况于吾母饮食弗周，度其老怀中必有深痛至戚。惟以爱

我弥甚，故不我告，并不我咎耳。为人子者，即弗言甘旨，

朝昏餐食当谋无饥，而吾今乃不然。倘以奉养有缺，致促其

残年，一旦不讳，吾罪当入何层地狱耶?遂谋之母，将为负

贩，沾微利。母大悦。阿松自赋闲，柴米所需，均措之邻

右。张家假百，李家借十，情亦大可怜。然侠情高义，往往

于贫贱求之，惟贫民窟乃多和蔼乐善之人。阿松贩饼资本乃

假自对舍潘媳。媳老而寡，为人缝纫以自活，一宽厚慈祥之

妇人也。

    某日晨，阿松梦回欲起，时榻旁老母亦醒。以室无窗

)a，遂如仍在宵夜，光明之泽弗被，寒贫可叹哉。老母倾耳

松榻，微闻转侧，以己之弗良于听也，度人皆聋，则高声

曰:“松儿醒耶?今日星期，尔不贩于校而贩于市，市集较

晏，尔可饱睡。连晨早起，当欠睡债也。”阿松答曰:“儿暂

醒，旋当复梦。吾母宵眠安耶?今日晓寒滋厉，母仅拥薄

被，吾且为母增暖也。”言已，起赴室隅，出败絮于破麓，

色如积灰，且弗松，以之密裹母身，谓曰:“请母安眠也。”

母唯唯应，其音模糊，亡何而邯郸重步矣。阿松见母入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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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弗复睡。念今日新寒，非棉何暖?阿母一袄，春间已敝，

不与补缀，何堪着体?此际吾母沉睡，正可为之修饰。乃引

线穿针，捧袄以缝。手腕生涩，类文人宰割，殊不中绳墨

也。忽复停针声瞪目向壁，眉额间立呈整痕，则自伤生涯惨

淡，未审何日始令老母弃此敝衣，易御新制也。

    工毕，母袄仅完。补痕重叠，乃重而弗柔，殊不适衰年

体，然阿松以为当聊胜于无也。继之即煮粥，伏室隅破釜

侧，火才举，烟弥一室，缕缕折入母鼻。母遂复醒，闻其子

析薪声，知子已起，语日:“我一梦复多时矣。”言已，欠伸

欲起。阿松f以补袄进，曰:“儿无状，弗能令阿母温饱。

株棉未办，无计御寒。此袄敝旧无温，复请吾母加体。儿罪

庚滋重，乞母有之也。”母抚袄觉微异，讶日:“襟袖间破

絮，囊固累累，今何往乎?”阿松曰:“儿适补之也。”母浩

叹曰 “尔之奉养可谓尽心。吾虽食贫，诅能责尔?世惟财

力是尚，温饱愉乐，肯财之腾耳。我家适短此，复无乞怜之

门，则冻馁寒苦亦其宜也。幸尔非弱者，犹能以小贩自存。

非然者，以余老病颓躯，当早委泉壤矣。”言已，泪自替目

中潜流而出，如伏泉;自披其敝袄，弃床而起。阿松凄然，

归其釜侧。须臾粥熟，盛以碗，侍母共餐。肴撰殊俭，盐腐

一碟而已。阿松思当有以宽母怀者，乃停著言曰.“今岁大

有，农圃极丰。昨我朵米，每升廉价三钱。闻肆中人云，后

当更廉也。吾济小民，别无所冀，米贱薪廉，便云至福。此

岂非好消息耶?”母闻之，枯颜之上忽呈愉色，口喃喃宣佛

号不止。

    食已，阿松携饼将出。母呼曰: “儿何衣?”阿松日.

“御夹衫，儿固弗畏寒也。”母曰:“儿日以清晓出，今后寒

      12



且益肆，岂亦以夹衫御之耶?吾语尔，自今日始，日节用度

十之三，一月之后，可得一敝组袍矣。”阿松念如今不节，

犹未得饱，若复节之，是寒未却而饿且死。顾不欲违母旨令

弗怡，亦漫应之。既辞出，行长衙狭巷间，高声呼卖。然买

者殊难遴。富人嫌其饼价贱而品劣，食之足以损大家风范;

劳动者嫌其饼质量薄，虽多食亦弗能果腹，而费乃不菲也。

如遇八九岁儿童，牵母衣而不前，谓 “我欲买饼”，母竟不

之叱，而遵伸手探钱者，则阿松饼售矣。然非数数遴也，故

及午而饼犹未尽。念老母此时必将盼我作午炊，未售之饼吾

当以餐后携之复出。念既定，遂指其家行，口犹呼卖不已。

    一屋之门轧然忽辟，一人短衣侧帽，口嘘嘘吹乐谱而

出，招阿松曰:“若其入此屋，主顾不少也。”阿松随入，履

一重堂奥，即闻喝难呼卢之声出后屋，复入之，见有十数人

者围据一案，目眺眺聚注一盒，金钱堆案上，光色奇丽。般

子声丁然，则盒启而案上金钱顿易其主。笑语悔叹之声，嚣

然杂作。群见短衣人已招卖饼者入，嚷日:“入局才片刻，

腹已剧饥。卖饼儿真解人意也。”则各取阿松盘中饼食之。
询其值，曰每饼五钱。博者弗携铜币，皆酬以小银元，曰:

“其赢弗必偿矣。”阿松大喜，念若辈得失甚易，些微资财固

无足萦其心，而吾得之，奚营启窖藏而获珍宝?今日之晚，

吾必以之市新棉，易母袄中败絮，令老人生奇温，所补亦岂

微薄耶?遂欣然挟空盘而出。未及庭户，警吏十数辈蜂拥

入，首阻阿松，令母出门。博徒瞥见，知来逮捕，惶恐甚，

投其博具于地，意欲令之无见，则无辞可以加罪。然警吏岂

盲人哉?案上金钱亦无暇入于囊，徒瞪目视警吏所为。其黯

者则反身而走，入于后园，园墙纪，通于隘巷，警吏追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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